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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六二　国粹

方家宴客，客人包括渊明家、一中、亚冰及慧明。

吃完饭，方家和客人谈天说地，说禁止搓麻将，一阵儿有效，一阵儿没效。渊明道：

「麻将是国粹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赌博是恶习，搓麻将怎么会是国粹？」

渊明道：「要赌，甚么都可以赌，何需搓麻将？为甚么总是向坏处想，让外国人抢先把赌博理论发扬，应用于概率、统计、经济、军事等学科上？发明计算机的是创建对奕论的纽曼先生，对弈论也是由赌博发展出来的。」

你一句我一句谈禁忌，渊明渐占上风，他把在I大疯狂搓麻将的日子皴染一遍，说到一中和慧明跃跃欲试。三人乘六路车进城。一中在追慧明，渊明不知道；渊明被慧明吸住，一中不知道。下车，慧明道：

「到哪里买麻将？」

一中说：「你去哪，我跟去哪。」

渊明几乎在同一个时候说：

「你发号施令罢！」

慧明兴起，说：

「我命令你们上天桥！」

两人得令，操军步上天桥。一中本是军人，走得比渊明帅，但慧明觉得渊明走得帅，眼见两人走远，她在街上叫道：

「停。」
两人得令，停在天桥上。后面一位女子闪避不及，撞上渊明，他连忙说：

「对不起！」

慧明道：「向后转！」

两人向后转。慧明道：

「齐步走①！」

命令完见有路人观看，怕，躲进店里去了。

几分钟后，三人重新走在一起，来到一家百货店，看中一副麻将。一中跟售货员说：

「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」

售货员比一中年青，绷着脸说：

「麻将像人，每副都有缺点，你买不买？」

一中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一会儿才发招：

「你又不漂亮，怎么可以这么说！」

说完便走。慧明和渊明跟着出门，在门外才笑出声来。渊明说：

「刚刚那位小姐只有一中懂得怎么对付。」

慧明又率领他和一中逛街，想，致和像他这么听话便好了。再想，即使听话，还是不及他好。

三人在街上走，表面上跟一般人无异，内心却是惊天动地。男女间有引力，若即若离更能生骚动。慧明代芙蓓接近过渊明，高峰时忽然消失，渊明难以承受，不得不以幻想来画饼充饥，重会她后，仍是想近不能，引力哪能不升？一中呢？他认为慧明爱他，如果没渊明，她不会不表示②。

三人漫无目的地走，没注意到店门纷纷关闭，注意时已来不及。慧明道：

「回去吧！」
一中道：「遵命。」

在校道上，三人巧遇亚冰，她刚洗完澡，一身清凉，说：

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」

渊明道：「去买麻将，碰到一位丑小姐，没买成！」
亚冰道：「要漂亮小姐卖才肯买，老师不老实。」

「一言难尽，你问一中吧！」

一中把经过告诉亚冰，亚冰道：

「售货员有后台，缺奖金，卖不卖都无所谓。你们为甚么不向方教授借？」

渊明道：「方夫人说搓麻将是恶习。」

「她只是口说搓麻将是恶习，其他的部位都喜欢搓麻将！」

「亚冰，我佩服你。」

慧明不高兴渊明的「佩服表情」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亚冰嘴俏。

一天，渊明、慧明、亚冰及抱珠下课后来到方家。大家都知道这里有麻将。抱珠说：

「爸爸，四人打麻将，刚好！」

小时候抱珠为了要打麻将曾跪着央求碧珠，拉她衣角。渊明道：

「这里不是我们家，改天吧！」

抱珠问方教授：

「方伯伯，您有没有麻将？借我们回六号楼打。」

方教授说：「等我找一找。」

他很快便找到麻将，说：

「在我家打比在招待所打安全。」

渊明见人多，说：

「你们上桌吧，我负责教亚冰和慧明。」

说完把在I大研制的算番法写在纸上。开始时由方教授战三女，后来方夫人抢着打，变成四女混战。她欺负三女不会打，不看渊明的算番法，只管打新张，和了再说。

渊明教亚冰：

「麻将又叫麻雀。打普通麻雀要赶上、赶碰，四番牌已不算小，打四圈只需一小时；打博士麻雀要忍住不上，门清、不求、平和、断幺及将叫基本番，加上自摸，每家付六十四子，相当于自摸鸡和的三十二倍。一旦上或碰，便没了门清和不求，加上手上牌少，难以变化，自摸的机会少了，放重的机会多了；若是大牌，手上牌少别人容易猜出「听」甚么，很难靠人和牌，所以有这么一首歌谣：

先打风字后断幺；

二五八将加四顺；

不上不碰不求人；
自摸至少有五番。
不怕上家不给牌；

只怕下家赶小和；
大牌不上多变化；

色对张张都可和。」

他教完亚冰以后教慧明，慧明能按住对他先教亚冰的不满，却听不进他在教甚么③。他问：

「歌谣里说「色对张张都可和」，是甚么意思？」

慧明没想到渊明会「考」她，说：

「您再说一遍。」

「甚么牌，别人随便打一个万子都可以和？」

方夫人见没人回应，说：

「三个一万，三个九万，再加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万。」

说完和牌。

渊明摆了几副怪牌示范，其中一副是二、三、四筒各四个，加上两个五筒。他说：

「这副牌不容易算番。清一色八番，双龙抱珠九番，断幺、将各一番，四个四各五番，算出三十九番。」

慧明道：「平和呢？」

渊明道：「清一色加双龙抱珠必定是平和，所以平和不算番。」

亚冰道：「这么说，要有些逻辑训练才能打博士牌。」

渊明道：「当年我们劝念文科的研究生不要打，要打，得先学逻辑及自备对数表。五番以下每多一番加倍收钱，超过五番每三番加一倍，超过二十三番，因怕人输不起，每三番仅收观赏费三十二子，放重的加倍。」

方夫人想到双龙抱珠，说：

「你为儿女起名也太不慎重其事了。」

渊明道：「正正相反。女儿出生那天内子和了双龙抱珠。于是我在送她去医院生产的时候决定生男叫双龙，生女叫抱珠。大儿子出生前她做成了一条龙，因此替他取名成龙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打麻将毕竟是赌博。」

渊明道：「那也没错。人生本来就是赌博，有人赌国家，有人赌拙政园，我在儿女的名字上沾些儿赌气，算不了甚么！也有不少人像您那样想，所以抱珠又叫成芝，双龙又叫成加。」

谈论中方夫人又和了。渊明道：

「今天搓着玩，改天来真的。」

说完又谈在I大念书时打牌的往事，一时好象子青在。慧明问：

「最高番的牌是甚么？」

「很难说，十八罗汉、二数、天和、地和、万家灯火及大四喜都难，各算二十三番；小四喜、杠三元及十三幺容易些，各算十七番。」

亚冰道：「请你解释一下。」

「十三幺即各样一、九共六张，中、发、白三张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张，再加任何一幺便可和牌。杠三元即杠中、发、白。小四喜即碰三种风，用剩下的风做将。十八罗汉即四杠，不需将，有将是真十八罗汉，可算对对和。二数即只有两个数，例如碰四、七万及筒，再加一对四条。万家灯火即拿到一个数字的十二张牌，不必成五副，有五副可以继续算番。大四喜即碰或杠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另加一对。如果天和出杠一筒、一条、一万、九条，另加一对九筒，那么，单只天和、十八罗汉、二数及万家灯火已有九十二番，再加清幺及对对和各三番，达九十八番。子曰：

朝闻道，夕可死矣！

和这样的牌，兴奋到死去，也没虚来地球一趟。」

亚冰和慧明笑到捧腹，亚冰问：

「甚么叫天和、地和？」
「庄家和时外面无明牌，叫天和；非庄家和后外面无明牌，叫地和。」

慧明道：「听来，搓麻将的学问可不小呢！」

渊明道：「打麻将的学问见于《南华经》，东郭子再次轮回下凡，问道于黄子，黄子说：

道在麻雀。」

慧明道：「黄子是谁？」

渊明笑道：

「黄子即《游子情》里的黄渊明，是麻雀雀主，写过半本《麻雀经》，包括麻雀工具、麻雀入门、麻雀概率论、麻雀统计学、麻雀心理学、麻雀哲学、麻雀史、麻雀生态、麻雀道德、麻雀章程及麻雀展望共十一章，可以在念研究院的时候进修，打到一副新麻将褪色，方能有所成，需打两、三千圈④、⑤。」

渊明饮水后继续说：

「相传麻将传入欧洲以后成扑克牌，有了皇后，一如象棋传入欧洲以后一般。在东方，麻将流为草民解闷的娱乐，不仅贬麻「将」为麻「雀」，并以幺索来代表麻雀，俗称鸟，是麻雀中的麻雀，在人为小麻雀或小鸡⑥。牌桌上关于小麻雀的故事很多，你们敢听，我才敢讲。」

慧明道：「有甚么不能听的？」

亚冰喜欢听渊明演讲，说：

「老师敢讲，我们便敢听！」

渊明恢复了「当年疯」，说：

「你们不能后悔。话说当年我、子青、成德及琼美在一块儿搓麻雀至凌晨三时，牌只剩下十七张，依规定摸剩十四张牌便算打和，最后一摸放生张给别人和要包，即付三家的钱。成德的夫人慧兰抢着替他摸，摸到鸟，不假思索地放了出去。成德来不及拦阻，对家琼美已经叫和，一副清一色双龙抱珠摊了下来。成德气着说：

「你怎么不经我同意，便把我的鸟放了出去？」

慧兰不示弱，驳道：

「我怎么知道她要你的鸟？」

我说：「慧兰，你不看看台面，包这副牌可真不值得。你丈夫自己摸鸟，绝对会压住不放。」

慧兰哭着说：

「你们欺负人，打鸟是我的自由，吃鸟是她的自由。我丈夫有钱，包得起！」

哭闹之际，琼美看自己该摸的牌，发现搭牌不匀，一连三张幺索，说：

「你们看，成德不给我吃鸟，渊明会摸到鸟，他不给我吃鸟，便轮到我自摸鸟，海底捞鸟加番又加自摸，赢得更多！」

慧兰转哭为笑，说：

「这是命，琼美不吃我丈夫的鸟，也会吃渊明的鸟，不吃渊明的鸟，仍然要自摸鸟！」

我和子青平常疯惯了，听女儿家说自摸鸟不得不笑。只叹成德补充道：

「话不是这么说。他吃渊明的鸟，渊明包她；她吃我的鸟，我得包！」

包她本意是包她的牌，刚才慧兰也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慧兰见子青和我在做鬼脸，发觉「鸟」外有别意，把台子一掀，骂道：

「成德，你敢包她，我跟你离婚！」
说完，便哭着冲出我家。

成德一时想不通，说：

「横蛮不讲理！是她要我包琼美的，我能不包吗？」」

慧明道：「老师好坏！」

渊明道：「的确坏，当年不在麻雀台上乱讲话，恐怕会压抑到进精神病院！」

说出了游子情怀悲哀的一面，说时哀歌又浮现脑海⑦。
【评注】
1 几个趣人！

2 同行异梦！
3 慧明，你何必不高兴，渊明这个人既博爱又专情。

4 能用麻雀写一本哲理性的书，非渊明不能为。

5 麻将包罗这么多学问，可惜很少人能像渊明得其道而用之，一般人都是用它来消磨时间，终至玩物丧志。

6 渊明又童言无忌！

7 常常为渊明与他的游子情怀所迷惑，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！


